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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原型人物，那么，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便是人类学的原型人物。”①《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正是这位“人类
学的原型人物”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马林诺夫斯基 1884年 4月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路吉安（Lucjan

Malinowski）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任职于亚捷隆大学。母亲约瑟华（Józef Malinowski）来自地主
家庭，受过良好教育。6岁时，马林诺夫斯基丧父，由寡居家中的母亲教导。少年时代，由于身
体虚弱，患严重的眼睛疾病，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眼疾痊愈后，他同母亲开始到非洲、
地中海沿岸、大西洋上的一些群岛旅行，这段经历给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记。
1902年，马林诺夫斯基进入波兰亚捷隆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哲学之外，他还修读了波兰文
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
生兴趣。他的三位主要老师均深受马赫（Ernst Mach）的认识论的影响，后者的理论具有浓厚
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这点对马林诺夫斯基深有影响。②在完成学位论文过程
中，马林诺夫斯基再度因病随母亲前往热带岛国旅行。1908年，2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告别了
故乡和寡居的母亲，到德国莱比锡留学两年，主攻物理和数学，并在此期间旁听了一年民俗

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所开设的课程。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以硕士后研究生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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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接受以
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的指导。来年回国后，
发表文章批评弗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他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
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igines），取得博士
学位。

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三十而立”，取得讲师职位，在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教授引介下，获得资助，准备赶赴澳洲研究图腾制度。然而在 7月抵达澳洲，辗转于
悉尼、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当时的澳洲仍属于英国，而身为波兰人的马
林诺夫斯基是奥匈帝国公民，为了避免遭遣返，他通过与澳洲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许可，

独自进行田野研究（这在当时还算鲜见，当时的调查大多都是团队合作的）。从 1917年 9月 1
日到 1915年 5月，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洲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其
间学习了土著语言。1915 年 5 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特罗布里恩德岛
（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完成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后与埃希·曼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生了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
年，并着手撰写《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1年，马氏携妻回到英国，随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
师。
如其中国学生费孝通先生记述的：

这样一个有家学渊源，天资卓绝，经过波、德、英三国高等学府名师培养，又得到
了长期实地深入现场调查机会的学者，在 1921年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1922年在
母校就讲师职时，他发现踏进的是一个形势已大变了的世界。大英帝国在这场大战
里名义上是属于战胜国，但所受的打击是严重的，它的帝国基础殖民地已经动摇。19
世纪称霸的时代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开始下降，历史进入了帝国瓦解的一代。始
终离不开时势的学术已不能在老路上继续下去了，正在呼唤新的一代的诞生。①

马林诺夫斯基的主观条件正好适应了时势的需要。1922年，他正式出版第一本实地调查
报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举成名，成了社会人类学新兴一代的代表作。不久，他被任命为
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过了不惑之年的马林诺夫斯基 1927年升任该系主
任，担任该职直到 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20世纪 20年代至 30年代，基于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的研究收获，马林诺夫斯基发表了一
系列论著。除了享誉学界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②之外，还有《原始心理中的神话》③、《野性

①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C］／／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
店，2001:129.
② 马林诺斯基, 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③ Bronislaw Malinowski,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London: Norton，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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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犯罪与习俗》①、《野性社会的性与压抑》②、《野蛮人的性生活》③、《珊瑚花园与其巫
术》④。
在一部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早期生涯（1884~1920年）的长达 690页的传记中，杨（Michael

Young）以“奥德赛”来形容马氏的人类学经历。在开篇，他评论道：“马氏生逢重大的转折时
期，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现代主义。”⑤作为一位“原型性的人类学家”，他缔造了一
个与时代相关联的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偶然或必然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漂泊到特罗布
里恩德岛这个“荒服”从事实地研究，实现了一次漫长的地理与文明距离的跨越，又偶然或必
然地在战后依据其所见所闻为西方世界绘制出了一幅人文世界的图像，将远在他方的特罗

布里恩德岛民描绘成近代欧洲人的“同代人”，从而实现了文明的移情。他拒绝以欧洲文明为
准则来划分进步的阶段性，主张赋予一切文化以同等价值。他致力于改变自信的近代西方学
者依据文明高低来臆想历史先后的习惯，为此，他身体力行，“神入”于他者中，与土著人密切
接触，谙习其“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⑥研究他们的制度、习俗和信条，分析他们的行为
和心理，理解“他们赖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愿望”，⑦创建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法。
他通过贯通他我，从“野蛮人努力去满足某些渴望，去实现他心中的价值，去追随他的社会抱
负”等事实中，“生出一种对这些土著人的努力和抱负的亲和之情”。马林诺夫斯基相信，“通
过认识遥远而陌生的人性，我们会看清我们自己”。⑧
在评价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时，费孝通先生曾说：

如果说马老师是在 20世纪初年手执功能学派的旗子，插上英国人类学的领域，
成为这门学科老一代的接班人，传递这根接力棒的，我想说，正是当时高居在这角文
坛上的大师 Sir James Frazer……

要理解英国人类学历史上这次交班的过程和内容，新旧两代究竟有什么区别和
有什么联系，不妨并排着读一下 Frazer的《金枝》和马老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也
许可以得到一点启迪。

［弗雷泽］的文笔不失古雅畅达，他的思路慎密汇通，令人折服。可是在我看来，

① Bronislaw 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1926.
② Bronislaw Malinowski,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1927.
③ Bronislaw Malinowski,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29.
④ Bronislaw 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London: Allen ＆ Unwin，1935.
⑤ Michael Young, Malinowski: Odyssey of an Anthropologist, 1884-1920, p.ixx.
⑥ 马林诺斯基, 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3.
⑦⑧ 同上，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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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摆脱不了 19世纪风行欧陆，特别是以英伦三岛为中心的那一股社会思潮。这
个思潮的中心观念就是被当时学者们视作权威的社会进化论。

……《航海者》给读者勾划出和《金枝》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在他笔下西太平洋
小岛上的土人，尽管肤色、面貌、语言、举动果然不同于伦敦学府里的人士，但是他们
在喜怒哀乐，爱恨信疑上却并无轩轾。如果你能像马老师那样进入当地土人社会的
各种角色，你就会觉得这些老黑和我们当前的左邻右舍并无太大的区别。读了《金
枝》我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读了《航海者》就会由衷地觉得四海之内，人同此心，
都在过着人间相似的生活，甚至会感叹，人世何处是桃源？①

马林诺夫斯基声名鹊起，影响不局限于人类学界。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漂洋过海，
被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莫斯（Marcel Mauss）长篇征引，②成为其“总体呈献”之说的主要民族志
来源。当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思考社会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时，《航海
者》给予他的“嵌入”之说以极深刻的启发。③作为一位导师，马氏更吸引了大批青年才
俊———后来成为英国人类学界顶梁柱的弗思（Raymond Firth）、埃文斯-普理查德（E.E.
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创建了一个美国社会学学派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对第三世界社会科学有最杰出贡献的费孝通先生。他们都曾师从于马氏，接受知
识的洗礼。④
马氏于 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到美国，先是度假，接着，他接受了美国耶鲁大
学聘任，担任该校教授。在耶鲁，马氏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为调查地
点，于 1940年与 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⑤
马林诺夫斯基于 1942年 5月 1日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 58岁，此时他早已过了“知天
命”之年。他不幸，未能进入享受“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

①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学习文化论的体会［C］／／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
店，2001:131－133.
② 莫斯，汲喆译.礼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4－136.196－197.
③ 波兰尼,冯钢、刘阳译.大转型［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7－48.
④ 马林诺夫斯基逝世 10年后，他学习和工作过的学术机构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召

集了一次重新评估他的贡献的讨论会，参与者均为马氏过去的学生。1957年，弗思主编了一
部文集（Raymond Firth ed., Man and Culture: 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law Mali－
nowsk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该书导论为弗思所作，介绍了马氏的为学
为人全貌，之后的 12篇文章，分别从马氏对文化、需求、社会体系、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
民族志描述与语言、经验主义认识论、法律、亲属制度、宗教、经济人类学、社会变迁、公共服
务诸角度考察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
⑤ 此间，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更注重对当代文化变迁的研究及应用人类学，这从后人

整理出版的《文化变迁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An Inquiry Into Race Re－
lations in Afric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一书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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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遗孀（第二任妻子）维勒塔（Valetta Malinowska）回忆①，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出发去
美国前，将一大部分手稿和田野资料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耶鲁大学的聘任后，他谨
慎处理了这批材料，拣其要者，寄到纽黑文（New Haven）。在整个战争期间，剩下的大部分书
籍和论文都存放在伦敦经济学院。在纽黑文时，他的部分材料存放在家里，其他材料则存放
在耶鲁研究生院的办公室内。在马林诺夫斯基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他的学生和挚友菲利克
斯·格罗斯（Feliks Gross）博士担任整理马氏文档的工作，在整理马氏生前的文章与书籍的过
程中，他发现了一本黑色的厚厚的小笔记本，几乎全部用波兰语写成，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一
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手稿。此后，维勒塔便小心翼翼地保管它，她 1946年移居墨西哥，随
身携带着这本日记。战后，原来存放马林诺夫斯基文章和书籍的伦敦经济学院将他的手稿、
笔记和书籍通通寄给了维勒塔。1949年前后，数量巨大的文字资料到达墨西哥，其中有两个
装着笔记本的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早期波兰语日记”，另一个信封上写着“日记”。这些小
本日记都用波兰语写成，她把它们和在耶鲁大学发现的那本笔记本放在一起，计划在未来某

天将之翻译成英文，甚至对外出版。1960年末，维勒塔在纽约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出版商提起
了这些日记，双方达成协议，最终决定将其出版。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题目是后取的，其第一部分涉及马林诺夫
斯基在迈鲁的早期调查，第二部分则涉及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最后一年的情况，比较全面

地反映了马氏在对经验调查进行理论研究后开始在新几内亚展开田野工作的过程。
《日记》之所以被形容为“严格意义上的”，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非正式性”，记录马氏在
岛国的经历没有伪装。如弗思指出的，《日记》是马氏职业生涯最重要时期的参照，既包含着
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在新几内亚妖娆的风景的优美描述，也包含对于他自身的性格的全面展

示。②在不少地方，马林诺夫斯基记录了实地研究的情况，这些内容构成了对其研究的进展
的良好说明。《日记》没有掩饰与“慎独”二字相悖的任何事项、任何意念，在不少记录马氏与
土著人的交往之时，时常透露出一位高高在上的白种人“拥有”他的岛民的殖民心态，丝毫不
隐瞒这位白种人在“岛国小黑人”面前自鸣得意的感觉。如斯特金（George Stocking）指出的，
马氏有好色之嫌，《日记》的不少地方有时流露出他对白种妇女的念想，有时不礼貌地记述作
者对于土著女性的不雅评论。③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在不少地方，《日记》“既没有
记录他的日常的活动，也没有反映这些日常生活对他个人的影响，而更多是精神中的场景：

在其中他的母亲、一个分道扬镳的旧友、一个曾经热爱又抛弃的女人和另一个深爱并渴望迎
娶的女人……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这些人事都远隔千里，凝固在没有时间的思念中，在他
心中一遍一遍地上演。在这本日记中，眼前的南海反而在舞台之下，遥遥相望，眼前不过成为
一个有利可图的观察对象和不断激怒他的源泉。”④《日记》难懂和潦草之处也颇多。马氏用

① Valetta Malinowska,“Preface”, in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by Bronis－
law Malinowski, Routledge ＆ K. Paul, 1967.
② Raymond Firth,“Introduction”, in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by Bronis－

law Malinowski, Routledge & K. Paul, 1967.
③ George Stocking Jr., After Tylor, pp.263-264.
④ Clifford Geertz.“Under the Mosquito Net”,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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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和科瑞维纳语作田野笔录，写日记时却主要用波兰文，运用大量的自己才能懂的简写和

省略（如将“殖民政府办公室”简称为 M.G.），记录事件时，时常草草记下一些关键词，记录对
信息报道人的采访时只写下信息报道人的名字。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随意在波兰语、法
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语言（莫图语、迈鲁语、科瑞维纳语）之间转换，在日记第二部分，当地
语言出现的频率更是逐渐增高（英译本只将波兰语译为英语，其他语言都以原样保留）。《日
记》中涉及欧洲的人名和地名众多，一些是为人熟知的人类学者，一些则是马氏个人的故交，
而地名则是马氏曾经生活或旅行时到过的地方。对待自己的欲望和情感，日记中的马林诺夫
斯基也随意、坦白。①
一本诚实的日记，若是出自一位常人之手，则兴许会被认为合情合理，但它偏偏出自一

位非凡人物，透露出了与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相悖的信息。
对于他要开创的现代人类学视野，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最后一页的倒数第二段，马林
诺夫斯基说了这么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野蛮人的意识里，并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
他的感受———但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丰富和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了解我们的本性，并使
它在智慧上和艺术上更为细致。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蛮人）
的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生来便接受的风
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我们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的智慧。②

与作为伟大人类学家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书所呈现的“文化移情”
相悖，作为常人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流露出的“无法移情”，令不少人对于马氏人文科
学的方法与理论顿失信任。因之，美国人类学大师格尔兹戏说道，《日记》的出版，或可谓“曝
光”，乃是人类学界的一大“丑闻”，而从人类学圈子内看，“曝光”前夫“丑闻”的马氏遗孀，是
个“靠婚姻挤进我们圈子里的人”，“背叛了我们学术圈的秘律，亵渎了我们的神圣，使我们陷
入了困局”。③《日记》出版之初，格尔兹在《纽约日报》书评版发表了题为《躺在蚊帐下》的书
评，指出，《日记》确实实实在在地暴露出了马氏在田野中“身心分离”的状态。④《日记》表露
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马氏身在此处而心在远方家乡的“人格分裂症”，这种人类学者的形
象“让人气恼”，“颠覆了人类学家自以为是的形象”。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确立的人类学方法准
则，奠基于一种“天主教徒式的热忱和同情心”基础之上，富有“无限慷慨和无比慈悲”的特

9, Number 4 September 14, 1967.
① 例如，在 1917年 11月 10日的日记中，关于某女性，他直白地记下：“我在脑中抚弄她，

脱去她的衣裳，计算着要花多长时间把她弄上床。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些关于……的淫荡想法。”
② 马林诺斯基, 梁永佳、李绍明译.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447.
③ 吉尔兹［格尔兹］,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1.
④ Clifford Geertz.“Under the Mosquito Net”,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9, Number 4 September 14,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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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此相反，《日记》所表露的，是人类学家的“狭窄心胸”，他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当马氏遗孀恳求弗思为《日记》作序时，生怕一本诚实的日记招致非议，弗思再三犹豫，
最后勉强为之。弗思为《日记》第一版写了一篇“序”，①意在避免《日记》之出版给马林诺夫斯
基脸上抹黑。弗思说，《日记》除了其史料价值之外，还按顺序记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和
感觉，其中有些部分说明，马氏将日记作为一个手段和参照，将它作为引导乃至完善自己人

格的手段。《日记》也生动地说明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勤勉的研究者：到达新几内亚的第二天，
马林诺夫斯基就找到了一个报道人，第三天就开始着手搜集关于社会结构的田野材料，短短

两周后，他就注意到自己调查方法上的致命缺陷（对于田野的投入程度和语言问题），并加以

弥补。弗思还说，《日记》是为作者一人而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过程与方式，这
对于我们理解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如何在田野中提出理论问题，缘何选择了某个研究课题而

非其他课题，都提供了实在的线索。同样重要的是，《日记》真切传达出人类学研究者身处异
乡的感受。在异乡，人类学研究者同时是记录者和分析者，不能完全共享当地人的习俗和观
念，也不能任意赞美或厌恶它们，因之他时常感到憋闷，不禁时不时生发“返乡”的冲动，或怀
疑所做工作的正当性，时而企图逃进小说的虚幻世界或做白日梦，时而又将自己拽回到民族

志研究承载的道德压力之下。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位易于情绪激动的人，也比其他学者更敢于
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其所处的心理—道德困境，他以少见的勇气，表达了他对人类学家与
他的“活人材料”之间关系的阳光与阴暗的两面。他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不控制自己的笔触，
这一做法几乎是一种美德，它源于马氏对待自我最真实的自省，展现出一位对社会科学之形

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魅力十足，耐人寻味。
虽有弗思“序”的说辞，但《日记》出版后还是引起了各种反响，有人指责它充斥着沉闷的
陈词滥调，有人说，它除了是一个丑闻之外再无其他意义，有人认为《日记》不应该仅仅被看
作是马氏人格中根本的一面，而应被看作是田野工作中发泄的方式。如弗思期待的、从学理
角度论述《日记》的人类学家极少。
幸而，从《日记》出版之初到上世纪 80年代，格尔兹“浓描”了实地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
的“耐人寻味”之处，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日记》所富有的文献价值之外的学理价值。
也就是在《躺在蚊帐下》一文中②，格尔兹承认，《日记》中令人难以接受的马林诺夫斯基

拷问了整个人类学这项事业。一般认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必定意味着研究者和研究对
象同时处于一个道德的、情感的和知识的共同体中。《日记》则以反讽的方式展示，无论马林
诺夫斯基以何种方式获得了长达 2500页的研究材料，他绝对不是通过“成为土著”完成的。
格尔兹讽刺道，马氏在田野上的成功，与其说是源于博爱，毋宁说是源于一种让人难以置信

的工作能力，一种“加尔文教徒式对于工作之净化能力的信仰”。《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不
停地提醒自己远离淫念，不要对女孩儿毛手毛脚，别碰垃圾小说以及立即动手工作等等，这

一切与持续的自我谴责相结合，使《日记》充满了清教徒式的色彩。正是在“赎罪”驱使下，马

① Raymond Firth,“Introduction”, in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by Bronis－
law Malinowski, Routledge & K. Paul, 1967.
② Clifford Geertz.“Under the Mosquito Net”,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9, Number 4 September 14,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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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民族志调查细致、具体、很少偏见、全面甚至卷帙浩繁，他的民族志中资料之详尽即为明
证。马林诺夫斯基相信，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于理解当地人的看法，理解这些看法
与其生活之间存在的关系，理解他们对于世界的愿景。马林诺夫斯基确实完成了这一使命，
却并非是通过他宣扬的“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完成的，而是通过与之保持一定距离，通过从远
处观察及反思完成的。倘若马林诺夫斯基仅写过《日记》，那么，他也就不可能以民族志为方
式将其《日记》中那些鲜活的土著人转化成智慧、高贵和谨慎的化身了。

1974年，在另一篇文章①中，格尔兹再次将围绕着《日记》的发表所引起的争论，从对“无
关宏旨之处和误失之处”、”马林诺夫斯基的道德性格和是否缺乏道德云云”的辩论，引向对
马氏著作中所提出的精辟深刻的见解的分析。②在他看来，《日记》所揭露的，与其说是一个
关于道德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认识论的课题。马氏通过用“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这个个
案的展示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学家不必真正成为特定的“文化持有者本身”而理解他们。人
类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
的确切的解释”。③这种认识论要求人类学者一方面去理解一些“别人的贴近感知经验的概
念”，另一方面“将之有效的重铸进理论家们所谓已知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一般知解的遥距感
知经验中去”，而不能“被向你提供信息的当地人把你导入其内在精神中”。④
之后，在《作品与生活》⑤一书中的一个篇章，格尔兹接续了这一论述，进一步诠释了民
族志的“进去”和“出来”的关系。他说，《日记》与其说是搅乱了人们对于马氏的印象，不如说
它搅乱了人们对于人类学家“在那里”（being there）的想象。人类学者宣称自己对于田野的理
解源于“全身心”的投入，然而《日记》所展示的是这种“在那里”的多重面向，它不仅记述了人
类学者在田野中看到的研究对象的当地生活，还包括当地的自然景观（《日记》中满篇都是关
于自然景观的描写）、人类学者的孤独、在当地生活的欧洲人的状况、对家乡和故人的思念，
这些叙述夹杂着马氏对于自己的强烈使命感或野心、自己事业的方向和计划的表白。最为重
要的，还有马氏自身变化莫测的激情、自己孱弱的身体、自己思想的变动不居和游移不
定———那“阴暗”的自我。此刻，“在那里”的问题已经不在于面对当地世界，而是如何在多重
世界中生活。⑥于是，田野研究不仅仅是“去那里”（out there），还是“回这里”（back here），而
且还是人类学研究者在两种状态之间摆动的过程。在民族志作品中，马氏呈现为两种多多少
少对立的角色，一边是“一个老练的民族志工作者”、“现代人类学先驱”及“田野专家”，另一
边是“成千上万土著的代言者和记录者”；一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世界公民，能感同身受地

① 吉尔兹,王海龙、张家瑄译.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C］／／ 吉尔
兹.地方性知识.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0-92.
② 同上，71页。
③ 同上，73页。
④ 吉尔兹,王海龙、张家瑄译.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C］／／ 吉尔

兹.地方性知识.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4.
⑤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ford, Calif. : 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⑥ 同上，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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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人所见、感他人所感、信他人所信，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研究者，绝对客观、冷
静、全面、准备和自律，他不停地摇摆在作为朝圣者（pilgrim）的人类学者和作为制图者
（cartographer）的人类学者的双重身份之间。①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科学界已十分熟悉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著述。1932年，吴文藻
先生著《文化人类学》一文，作为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的第三章（由黎明书局出版）。
该文梳理西方人类学诸学派，“最近的趋势与分派”一段，涉及“功用学派”，提到这一学派“即
马凌诺斯基起而独树一帜”。早在 1927年前后，李安宅先生即着手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著
述，所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及《两性社会学》（即《野性社会的性与压抑》）先后于 1936年
及 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林诺夫斯基还亲自为汉译本《两性社会学》写序。1935年，
吴文藻著《功能派社会学的由来与现状》，连载于《北平晨报》之《社会学副刊》，全面概括了马
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的学术贡献。1936年，吴先生在英伦
访学，离开前马林诺夫斯基将其未刊新著《文化论》稿件赠予他。回国后，吴先生嘱费孝通先
生将之译出，该书中文版于 1940年被列为“社会学丛刊”甲集之冠，于 1940年出版。此前，
1936年夏，费孝通赴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直接师从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论文在马氏的亲自支持下得以出版，原名为《中国农民生活》，中文名为《江村经济》，广为流
传。1938年，吴先生又写出《论文化表格》一文，载于《社会学界》，详解马氏文化研究法的内
容与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1979年之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得以重建，吴、费两位前辈

相继又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上世纪 90年代中期重读马氏著作，将之与西学后来发生的变
化及自己的想法相联系。
我自己于 2000年前后策划“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将费先生旧译《文化论》及马氏民族
志经典《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列入译丛第一批由华夏出版社于 2002年出版。之后不久，鉴于
《日记》的参考价值，我提出了翻译出版该书的建议，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人的积极
回应，可惜译稿直到 2013年初才提交。
两三年前，我的三位学生卞思梅、何源远、余昕（现分别就读于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

系、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班）接受了我的建议，带着令我羡慕的
勇气开始合译这本兴许“令人郁闷”的《日记》。翻译时，卞思梅担任了日记第一部分的翻译，
第二部分和《当地术语索引》的翻译则由余昕和何源远分工完成，最后，全稿由余昕统稿和校
对。三位译者所做的工作，是艰难的。当译者面对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太平洋中的美丽岛
屿的魔幻式的描述时，一定是兴奋的。然而，这种时候毕竟绝不贯穿始终，译者面对的，时常
更多是民族志研究的“流水账”，及因原作者宣泄郁闷之心而令译者也随之郁闷的“心路历
程”。此外，《日记》本是写给作者自己一人的，充斥着大量的作者才可能识别的缩写和省略、
作者思索跳跃期间的不同语言（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语言莫图语、迈鲁语、科瑞
维纳语）及陌生的人名和地名。幸而，译者在游学期间结识了国外同学，其中，Edwin A.
Schmitt、Philipp Demgenski等帮助解决了其中的若干语言问题。

①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ford, Calif. : 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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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aymond Firth, “Second Introduction”, in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by
Bronislaw Malinowski, Athlone, 1989.

在一段写给我的文字中，余昕如此说：

虽然面对众多的困难，但翻译这本日记无疑带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日记》以
一种立体的方式呈现了一位人类学者在田野中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周遭的社会
和自然环境带给他的影响。跟随《日记》，读者能看马氏所看、感马氏所感。它展现了在
田野中的人类学者不仅被自己的调查对象环绕，也被“天地”所围绕……比如，马林诺
夫斯基在《日记》中记述道：“……他们已经在几处地方点燃了火堆。那是一副非凡的
景象。时而通红，时而发紫的火苗如绸带一般，向山腰的方向蔓延；在或深或浅的宝蓝
色烟雾中，山体的颜色如同一颗拭亮的黑色猫眼石那样变幻莫测。从我们眼前的山腰
开始，火势一直向下延伸进入山谷，吞噬着那些高大挺拔的野草。大火咆哮着，像夹杂
着闪电和热浪光的飓风一般向我们直冲过来，所到之处留下的灰烬被紧随其后的狂
风卷裹着搅进空气中。小鸟和蟋蟀在烟雾中惊慌地逃窜。我走进了火焰的强光里。不
可思议的壮景———像是某种彻头彻尾疯狂的灾难，狂奔着向我冲来……”

若说马林诺夫斯基的岛国之行是人生的“奥德赛”，那么，翻译他对于这一“奥德赛”的现
场笔录，也必然让译者经历一场“奥德赛式的苦闷”，而这一“苦闷”的经历不是没有意义的。弗
思因支持《日记》的出版，而被指责为背叛马林诺夫斯基与人类学，而他勇气与风采依旧，于
1989年《日记》再版之时再次提笔，写出“第二版序”，①回应人们的指责，平静地指出，待到尘
埃落定时，下一代人类学者或许能对马氏的复杂性格有更清晰的了解，那时，《日记》的价值、
意义将远远超过今日。我们翻译和出版一位大师的《日记》，绝非是为了炒作影响过我们的“学
术祖先”的大师的“阴暗面”，也绝非是为了催发一种失望主义的知识论。如弗思所言，对这一
“阴暗面”的认识，是通向知识的途径。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中也面对各
种诱惑、软弱和绝望，其他的人类学研究者也必然一样———他们需要感到解脱，由此他们可以
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以一种更为真实、谦和、朴实的心态面对被研究者和被教导者。

2013年 9月 6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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